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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近年大家琅琅上口的一句話。誠然，隨着香港由亂轉治，並

走上由治及興的新時期，香港如何配合國家發展，愈益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然而，

雖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句在各種場合頻繁出現，但實際上香港社會內部對什麼

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存在不少偏頗的理解。 
 
有一種觀點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保持獨特性」置於對立面。這種看法認

為，香港如果配合及靠近中國內地發展，會變成一個沒有獨特性的內地城市，這顯然

是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種曲解。另一種理解是口號、形式化，將融入國家發

展視為表面的交流，並將工作重心置於大量的考察交流活動。加強交流當然是好的想

法，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遠不是這麼簡單。 
 
要打破這些迷思，我們要認真辨析一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概念意涵。有一個問

題值得我們思考︰改革開放以來，香港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省）的聯繫密切，正如習

近平主席曾言，「40 年改革開放，港澳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

者。」如果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不是新鮮事物，為何近年要特別提「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個要求？這當中應該有什麼是過去尚未做到、還沒做夠之處？箇中之妙，或許我們

可以從以下兩個例子中看出端倪。 
 
港企「兩頭在外」 難分享內需市場 
 
第一個例子是八十年代開始，香港與廣東發展的「前店後廠」模式。1978 年，港商

在廣東東莞開辦了中國內地第一家來料加工廠，標誌着香港企業家在珠三角設廠的

時代趨勢。香港製造業將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工序和生產線配置在內地，而香港公司的

職能則轉為接單、管理與服務。這種「兩頭在外」，即訂單、品牌和銷售渠道都依靠

海外、只是生產環節設於內地的模式曾經盛極一時。但這種模式只是利用了內地廉價

勞動力，而高度受制於西方的市場狀況。因此，西方市場有什麼風吹草動，香港會受

影響，也即是所謂「歐美一打噴嚏，香港就會感冒」。 
 
這種模式的出現是由於七十年代後期經濟發展使香港各種成本飆升，此時內地低廉

的勞動力、大量廠房用地成為香港企業降低生產成本的最佳出路。但當內地工資上

升、消費市場逐漸發展起來，而且開始推動「騰籠換鳥」、產業升級的時候，這種「兩

頭在外」的模式方式卻轉型困難，很難享受到內地市場發展的紅利。 
 



最終這類企業多數面對兩種出路：一是猶如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遷移到成本更低的

地方生存，例如越南、孟加拉等；二是選擇把工廠出售，把資本帶回香港炒股炒樓。

今天回顧來看，這種「兩頭在外」的模式，香港企業與內地雖然有非常緊密的聯繫與

合作，卻未能分享到內地經濟蓬勃發展和內需市場不斷擴大的成果，沒有成功「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幫助國企建立現代化制度 
 
另一例子是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香港股票市場成功取得內地企業境外上市首選地

的地位。1993 年，青島啤酒在香港聯交所掛牌，成為首家在香港發行 H 股的中國國

有企業，大量國企（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民企）來港上市，不僅僅是獲得了資金，更

重要的是配合和推動了國家當時最重要的改革方略之一：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例如建

立健全的董事會制度、引進戰略業務體系概念、風險管理、監管機制、問責制度，對

推動中國內地企業組織架構和管理機制的現代化產生了重要作用。當中的戰略性國

企，如國有四大商業銀行、電訊、石油化工等巨型企業，透過來港上市，不但完成了

企業自身的改革過程，亦對國家建立政企分離的市場經濟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香港自身的金融產業亦有突破性飛躍，香港從區域性金融中心變成國際主

要金融中心，首次上市集資額（IPO）多個年份居全球第一，與紐約、倫敦看齊而有

「紐倫港」之稱。可以講過去 30 年，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國家企業的發展是同步

壯大的。此外，除了金融業外，也帶動了香港相關配套行業的發展，如法律、會計等

專業服務。由此可見，當香港的發展和國家發展大局緊密結合時，其效用自然是一體

兩面，有助於國家，有益於香港。 
 
在新時代下，思考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策略，先要理解清楚國家當下的發展

大局是什麼。目前國家發展面臨兩個大局，一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民族偉大復

興」。按世界銀行目前標準，人均 GDP 超過 13845 美元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即

使考慮價格調整因素，中國在「十四五」規劃結束時（2025 年）成為高收入國家已

無懸念。按照這個發展趨勢，中國 2035 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及 2050 年「全面現代

化」兩步走的發展目標明確堅定。 
 
中國晉身高收入國家影響全球 
 
現在高收入國家人口合計只佔全世界 16%，而中國一國人口就佔全球 19%，超過現

有所有高收入國家人口總和。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對全球影響力和財富格局都

是一個顛覆性的變化。隨着中國發展崛起，自然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視為重大競

爭對手，因而施加壓制。所以，目前美國牽頭，利用技術、人才、國際網絡方面的封

堵，削弱中國現代化進程、產業升級的目標，構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這種

國際政治、經濟的格局重構，在國際背景之下，國家目標之中，香港能夠做什麼？應



該做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一方面要清楚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另一方面也要清楚香港對

國家而言的獨特優勢。香港作為中國最了解西方的城市，其國際網絡、吸納國際資源

的能力，正好可以協助國家應對美國所實施針對性的國際人才、技術的壓制措施。正

因為香港這些獨特優勢，習主席在香港回歸 25 周年的七一講話中才會重申「一國兩

制」「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這種重要的表述反映了「一國兩制」不只

是為香港平穩過渡而設計的過渡性制度安排，而是在長遠的國家發展進程中，也需要

香港特殊制度的補充。這也是為何國家領導人多次重申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

優勢。這不僅僅是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是對國家最有利的制度安排。 
 
在明確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基本定位後，我們可以聚焦國家目前最看重香港兩

個領域的定位︰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創科中心。 
 
先看香港傳統最大的優勢產業金融業。香港的金融業在過去一段時間成績亮麗。香港

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之一，但近期香港最引以為傲的 IPO 市場也遇到了不

少挑戰。未來香港金融市場能不能有新的突破，關鍵在於能否協助國家在風險可控的

情況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破美元霸權及壟斷。 
 
人幣計價股票 針對海外投資者 
 
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體，大約 120 多個經濟體的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內地（相

比之下只有約 50 個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夥伴是美國），加上「一帶一路」倡議，人民幣

作為結算貨幣的潛力甚大。但目前的問題是，在內地資本市場未全面開放情況下，其

他國家持有人民幣，要有足夠的投資渠道，並有足夠的流動性。全球城市中，只有香

港具備善用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條件，開發各類人民幣計價的投資產品。 
 
曾有香港證券業資深人士問筆者，香港已經有「滬港通」、「深港通」機制，內地投資

者不需要兌換貨幣，已經可以買到港元計價的港股，為何還要費力發展現在看起來成

交量不大的人民幣計價股票？筆者的回答是，從長遠上看，發展這些投資產品的策略

目的主要不是為了給內地投資者購買，而是為了海外投資者，使其更有意願持有人民

幣，從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這是香港金融市場配合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一步。 
 
科技自立自強 應對美國「卡脖子」 
 
至於創科領域，近年成為香港經濟新動能的熱門詞。習近平主席 2022 年來港的兩日

中，在出席儀式和會見各界人士之外，唯一的對外考察活動就是去香港科學園，體現

了國家對香港創科的高度關注。因此，香港發展創科產業時，也不能只看香港，而是

要把香港放在國家科技創新發展戰略中來思考香港的產業定位與發展策略。 



當前國家一方面推動高質量發展，致力產業升級，但同時要面對美國實施的「卡脖子」

戰略。面對這種困局，國家的戰略方針是明確的「科技自立自強」，將科技創新放在

最重要的戰略位置。基於這種認識，香港的「國際創科中心」需要與國家創科發展的

目標與戰略對接，思考香港的創科產業在國家創科產業鏈中可以擔當什麼角色，吸引

內地大型科技企業將產業鏈的某些環節放在香港布局，利用好香港的特殊優勢，協助

國家構建世界領先水平的科技產業鏈，並在這個過程中培育出香港的創科生態圈，這

才不負國家對香港的期望。 
 


